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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见火发“火”
“没有谁比护林人更爱山林，

也没有谁比护林人更恨明火。”这
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次听到的一
句话。

安德利不是一个爱发火的人，
他最火暴的一次发火，不是在当场
长的时候，而是在他离休后“总爱管
闲事”的耄耋之年。

一天，安德利习惯性地来到林
场，发现有几个年轻的护林员在场
区内烤肉串、喝酒。他趔趄着上前
厉声喝止，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怪
他多管闲事，小题大做。被彻底激
怒的老人，顺手抄起身边一把大铁
锹，用足力气抡了起来，将烤炉连
同烤好的肉串打翻在地。几个年
轻人被老人的举动惊呆了，再三做
出“下不为例”的保证后，才消了老
人的火气。

安广义就更不用说了，作为森林
民警，他对明火绝对是零容忍。每年
春天风干物燥时，是森林火灾最易发
生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工作重点除
了打击盗伐盗猎外，更要格外加强防
火巡查。特别是清明节期间，在林
区上坟烧纸且不听劝阻的行为，让
一贯好脾气的安广义多次发过火。

“这么多年来，我们祖孙三人清明节
坚决禁止任何人在林区内上坟烧
纸，可是有些人仍不听劝阻，抱着侥
幸心理在林区里烧纸。起初，我好言
相劝，让他们用鲜花、水果等文明方
式祭奠故人，有些人嘴上答应着，行
动上却变了样。所以，我对那些屡
教不改的人，不再容忍，该罚该抓毫
不留情。”安广义说。

火患猛于虎。肩负林区防火责
任，安瑞与爷爷、父亲一样，面对火
患，也会突发火暴脾气。“我们做护
林工作，防火的责任甚至比防盗还
要重大，一点点麻痹大意，都可能造
成火烧连营的可怕后果。所以，护
林执法越严厉，越能震慑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保护森林资源。”安瑞一
脸严肃地说。

11 月 7 日，一个初冬时节里清
冷的大风天。早上 8 点，因胃出血
住院治疗刚刚出院的安广义，惦记
着手头的工作，不顾病体初愈，坚持
来到离家很远的单位——本溪市林
业和草原局加班。“我爸连走路都像
脚底没跟似的，可一坐在办公桌前
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精气神十足。”
安广义的儿子安瑞说。

担心父亲的身体吃不消，唯恐
出什么意外，串休在家的安瑞执意
陪着安广义一同前来，一方面是为

了贴身照顾，一方面是借机跟父亲
学些林业执法的经验做法。“我爸是
林业系统的老公安，经验丰富着呢。
守着近水楼台的好资源，我得抓紧一
切机会学习。”与同行兼前辈的安广
义在一起，安瑞觉得彼此间的角色除
了父子，更像是教学相长的师生。

这一天，安瑞在父亲的办公室，
意外地看到了父亲珍藏的爷爷和家
人的合影，坐在爷爷身边的他，那时
只有 6 岁。睹物思人，父子俩的交
流于是多了些家的味道。

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文并摄

照片中的老人安德利身材瘦
削，衣着简朴，慈眉善目。与其说是
个离休多年的老干部，倒不如说是
个咸淡相宜的老爷爷。抚摸着那张
泛黄的老照片，安广义的思绪回到
了林场，回到了父亲生前的岁月。

“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
工作的老同志，上世纪60年代起在
当时的立新区（后改为南芬区）农林
水利局任副局长。在特殊的年代
里，耿直的父亲因一封子虚乌有的举
报信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直到1978
年才落实政策，安排在立新区国营桥
头林场当书记兼场长。之后，父亲
被调到桥头公社当了几年管委会主
任，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山里的一
草一木，经过争取又被调回了林
场。他主动要求辞去林场书记职
务，专职做场长，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过他深爱的护林事业，一直工作到离
休。”说起老父亲，安广义几度动容。

在安广义的印象中，父亲无论
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始终是不苟
言笑的样子，4 个子女在他面前都
不敢有半点造次。即使这样，父亲
还会时不时把他们姐弟4个叫到身
边，教育他们要做个正直、勤俭的好

孩子。等到子女们陆续参加工作
后，父亲的教诲里又多了“敬业、公
而忘私”等词语。

“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教育子
女们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他都扎在深
山里造林护林；生活中，一年四季就
有两身衣服，蓝布衣服洗得都发白
了，也不换新的。他虽然是场长，管
着上万公顷的林地，但不允许家人
打着他的旗号谋私，不准家里人动
用山里的一草一木，就连烧火用的
柴火，也都是一家老小去捡的树皮
树叶子。”安广义说。

南芬区林业局局长尹建华与安
德利相熟，他告诉记者，老林场的人
没有一个不知道安老的，就连现在
的年轻人，只要一提到老场长安德
利，也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老爷子
对林业工作那份执着和热爱是刻在
骨子里的，林场人至今都记得他的
绰号叫‘一本正’，顾名思义，只要是
林业的事，老爷子就较真，不许任何
人破坏山林，更容不得任何人在他
那里讨巧偷懒。正是有了这一辈老
林业人的付出，才有了南芬区 5 万
多公顷的天然林和人工林。”

林场里出了名的“一本正”老爷子

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
诲，现年59岁的安广义从小就与山
里的草木、鸟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中学毕业后，安广义如愿进
入林场工作，“我以为父亲是场长，
能沾光干点俏活儿，没想到父亲把
我直接安排到基层做了最累最苦的
拖木工人，大冬天肩背粗绳从山上
往山下拖木头，然后再跟车装卸。”

“后来我才知道，我能进林场，不
是因为父亲为我用权，而是因为那时
国家有安置农林牧副渔子女就业的政
策。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新工人登记
表上填的是跟其他林场子弟一样的

‘农林牧副渔子女’信息。”安广义说。

相比之下，安广义还算是幸运
的。他的姐姐、大哥、二哥虽然也都
热爱林业工作，却全部被父亲“不能
以权谋私”为由挡在了门外。姐弟三
人下乡回来后，都进了大集体，后经
自己努力才先后转行做了喜欢的事
业。私下聊天时，他们也曾对父亲当
年的“严苛”耿耿于怀，直到在各自
的领域里闯出一片天地后，他们才明
白，父亲的“严苛”恰是最深沉的爱。

1980年，一心想做林业守护者
的安广义，加入到新成立的立新区
森林公安机关，成为一名森林民
警。他从最基层的巡山护林民警做
起，历任本溪市森林公安局南芬区

分局基层派出所所长、南芬区分局
教导员、本溪市林草局法制科负责
人。40 年来，他平均每年有 300 余
天坚守在护林一线，为了应对护林
期间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和同
事们常年随身配备便携被褥，在山
林里露宿蹲守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在安广义身上，总能找到父亲安
德利行事做人的影子：盗砍盗伐者曾
多次威胁过他，也企图重金贿赂他，
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诬告过他，但他
始终坚持秉公执法。因常年翻山越
岭疲劳作业，风餐露宿，饮食不规律，
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最危险的时候
是胃出血，不得不住院治疗。

风餐露宿患上严重胃病的护林老公安

作为大家庭里护林事业的第三代
接棒人，安瑞从小就喜欢山里的花草
树木，尤其是各种动物。“奶奶在我没
出生前就去世了，妈妈又体弱多病，我
与山林结缘，更多的是受到爷爷和父
亲的影响。记得小时候常扯着爷爷的
衣角穿山过林，对大山一直有一种说
不出的亲切感，就连常人耐不住的大
山里的寂寞与艰辛，对我来说都是一
种纯美的享受。”35 岁的安瑞对山林
的爱，超出他这个年龄应有的感悟。

安瑞能如愿从事护林工作，主要
受益于家庭的影响和自身的努力。儿

时的经历，爷爷、父亲的言传身教，让
安瑞在初中毕业时就拿定了主意，他
毅然放弃了继续读高中的机会，迫不
及待地报考了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林业专业”。

2005年毕业后，安瑞怀着满腔热
忱进入南芬区林业行政执法大队，当
上了一名护林执法队员。经过勘测、
设计、经营等几个岗位的锤炼后，他终
于穿上了迷彩装，登上了高筒靴，终日
在熟悉的和陌生的山林里穿梭巡查，
保护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那些叫得
上名或叫不出名的动物。

不过，梦想和现实并不总是那么
完美地契合，安瑞很快就品尝到了护
林工作的枯燥和艰辛。一次，他刚刚
吃力地爬上山坡巡查，突然，近在咫尺
的林木杂草中传来一声急促的异响，
他定睛一看，一条3 米多长的大黑蛇
正昂着头、吐着信子，摆出进攻的架
势，“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番
巧妙周旋后，才脱险逃离。”

类似的凶险情况，安瑞在巡山护
林中经常会遇到。山里不仅有安瑞喜
欢的花草树木和可爱的小动物，随着
林业资源保护力度的逐年加大，黑熊、

野猪、土豹、狼等攻击性野生动物一天
天增多了。据统计，南芬境内森林野
生动物已多达 465 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达33种。

工作中，少不了
同盗伐盗猎者的斗
智斗勇，但安瑞觉
得，为了保护森林，
保护动物，再苦再累
也值得，这不仅是良
好家风家训的传承，
而且是新时代护林
人的责任和使命。

享受寂寞与艰辛的护林执法员

本溪市南芬区，森林茂密，物种繁
多，是我省十大重点林业县（区）之一。为
了保护这里的绿水青山，几代林业人薪火
相传，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忍

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孤寂。安德利、安广义、安瑞
祖孙三代人怀着对绿水青山深沉的爱，秉承着良好
的家风家训，不舍昼夜地守护于此，写下了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安德利（前排中）生前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二为安广义，前排左二为安瑞）。

安广义、安瑞父子巡山。


